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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非凡無情的話像鞭子，狠狠地打在
凌靚兒心上，打碎了她的心。

「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話，為何不當場
反駁我呢？」她無力問。

「不論你有多麼可惡，你還是我的妾
室，我仍要你斷絕和余仲豪之間的藕斷絲
連，讓他死心，也讓你沒機會再腳踏兩條
船。我壞了你的好事，你心中一定很怨恨
我吧！」霍非凡話說的尖酸苛刻，萬分傷
人。

凌靚兒再也忍不住地失聲痛哭起來。
「不是，不是，不是……你明知道事

情不是像你說的那樣，你為什麼還要如此
詆毀我呢？你若是氣我私下去見表哥，靚
兒願意接受任何的責罰，祇求你別傷害我
了，不要用我的感情來傷害我，不要
……，嗚……不要……」

霍非凡對凌靚兒的愛在看到她背叛他
私下和舊情人相見時就死了，祇剩下了
恨。他那麼疼愛她，她卻是這樣毫不留情
扼殺了他的感情，也踩碎了他的自尊，他
像祇受傷的猛虎，全力反撲，祇想讓她也
嘗嘗這錐心刺骨的痛。

「別在我面前演戲，那祇會讓我感到
噁心！我帶你回非凡莊，是因為你是我的
人，家醜不可外揚，我不想讓外人看笑話。
你安分給我待在房裡，從今以後都不准再
踏出房門一步！」霍非凡扔下話轉身要離
開。

凌靚兒撲上去從後面抱住了霍非凡，
哭著哀求
：

「別這樣待我，求求你，我愛你，夫
君，你是明白的，你不再愛靚兒、寵靚兒
都可以，但就是不能這樣誤解我，我願意做
一切事，祇要你能相信靚兒，夫君，相信靚
兒，夫君……」

一聲聲的夫君，霍非凡聽了何嘗不心
痛，但被欺騙的忿怒讓他冷了心，他大手
一揮，就將凌靚兒給甩開，頭也不回地大
步離開。

「扶君、夫君
……」凌靚兒摔倒在
地，仍不住地喊著霍
非凡，祇求他能回頭
看她一眼，能相信她
的話。但是她祇看到
霍非凡絕然的大步離
開，再聽到房門重重
關上的聲音。
然後便是他叫來梅管
家，下了冷酷的命
令。

「將如玉樓的房
門給鎖起來，除了三
餐送飯外不准打開，
裡面的人也不准踏出
房門一步，若有違
抗，本莊主唯你是
問！」

凌靚兒傷心地趴
在地上，眼淚如斷線
珍珠般，一顆顆滴落地上。為什麼會變成
這樣？誰能來告訴她為什麼霍非凡就是不
肯相信她呢？為什麼？為什麼？

凌靚兒伏在地上，無助地放聲痛哭。
「夫人，您吃些東西吧，吃一點就

好，夫人……」雪蓮端著湯努力勸著凌靚
兒喝下。

她勸了大半天，凌靚兒還是垂眼看著
地板，面無表情，也不開口。

凌靚兒被關在房裡有兩天了，這兩天
她不是以淚洗面，就是發呆出神，不吃不
喝的，整個人瘦了一大圈，臉色也蒼白的
嚇人。

雪蓮、綠萍用盡了各種方法，夫人就
是不吃東西，她們急壞了，又不知道該怎
麼辦，挫敗的將原封不動的食物再端出
來。

「怎麼，九夫人還是不肯用膳嗎？」
梅管家關心問。雪蓮、綠萍無奈地點點
頭。 （七十）

「是的，當時他說要去拍蝙蝠的照片。」
「對，就是這樣。」

神尾秀子停頓了一會兒，又說：
「關於那個蝙蝠之謎，至今我還不明白……」

她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
「不過咱們先不管這件事，反正當時日下部先

生一回來，匆匆吃過午飯，就回到後面的房間去
了。那個房間……下回你去了就明白，它有一扇左
右對開的門，可以從裡面上鎖和插上門閂。此外，
那個房間雖然有窗子，卻全部裝上牢靠的鐵窗，所
以除了門以外，並沒有其他的出入口。

「琴繪小姐和日下部先生兩人進了房間之後，
我本想在日式建築的房間內織毛衣，但卻發現自己
居然把織毛衣的東西放在他們所待的房間裡。

「你也知道，我祇要不織毛衣，就會感到渾身
不舒服，可是我又不好意思去他們所待的房間裡拿
東西，因此我祇好決定先去看場戲。當我經過他們
的房間時，聽到兩人談得非常愉快，而且我還聽見
房間裡傳來琴繪小姐彈月琴的聲音，可是……沒一
會兒，就發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

神尾秀子歎口氣繼續說道：
「當時我大概出去看了半個鐘頭左右的戲，因

為劇情不是很精彩，我覺得無聊就又回到房間，沒
想到卻聽見後面那個房間傳來慘叫聲，那的確是琴
繪小姐的慘叫聲。

「我想大概是發生了什麼事，嚇得趕快跑過去
看，結果他們的房門關得緊緊的，我祇好在門外一
邊敲門，一邊叫著琴繪小姐。琴繪小姐好不容易才
過來開門，當時我的確聽見了開鎖和開門閂的聲
音，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神尾秀子臉色慘白，雙手按住自己的太陽穴。
金田一耕助也神色黯然地點點頭，因為他知道這表示當時那

個房間是處於密室狀態。
「當你進入房間時，除了智子親生父親的屍體和琴繪小姐之

外，並沒有發現其他人？」
「是的，絕對沒有其他人，我可以對神明發誓。」
「會不會有人躲在什麼地方？比方說床下，或者哪裡……然

後趁你祇注意屍體的時候偷偷溜出去？」
「不，絕對不可能。因為我把整個房間看了一遍之後，就立

刻關門上鎖。」
「原來如此，好的，請你繼續往下說。這裡非常重要，所以

不論多麼瑣碎的事，祇要是你記得的部分，都請毫不保留地說出
來。」

「好的，當時的情景我到今天想忘也忘不了。我看到智子親
生父親的屍體時，實在感到很震驚，相信你可以體會到我的心
情。

「後來我問琴繪小姐到底是怎麼回事，結果琴給小姐說因為
她已經懷有身孕，所以要求對方跟她結婚，可是智子的父親卻說
他不能跟琴繪小姐結婚，這簡直讓琴繪小姐氣憤極了，甚至陷入
瘋狂的狀態……」

（智子的親生父親之所以拒婚，大概是因為自己的身份吧！
而身體有怪病的琴繪小姐，知道這件事後產生激烈的情緒反應也
是可以理解的。） （一二六）

我想的是已記載在《瘟神》這個故事中的那
個 「計劃」，在說的時候，仍然有不寒而慄之
感。

費力還沒有回答，已有人叫： 「天，衛斯
理，你又想到了什麼？病毒除非有思想，否則不
會知道誰是成功者，誰是失敗者。」

又有人叫： 「再成功的人，也有被傷風病毒
侵襲的機會，別胡思亂想了。」

費力冷笑： 「衛斯理說的可不是傷風病毒，
他作了一個假設，在理論上，當然可能。」

他望著我，顯然希望我有進一步的問題或假
設發出來。可是我祇是歎了一口氣，因為那個經
歷絕不會叫人有愉快的回憶，所以我不再去想
它。

又有人問費力： 「那麼，這幾年來，你究竟
在研究什麼課題？」

費力回答得極認真： 「可以算是生物工程
……嗯，和細胞的遺傳密碼有關，嗯……我也在
進修電腦，發現任何課題的科學研究，有了電腦
的協助，都可以事半功倍。」

他的話，聽得大家都努力想瞭解，可是卻又
實在無法瞭解，自然無法再問下去。

聚會繼續在各種閒談中進行——我們喜歡這
一類的聚會，各位一定可以發現我記述的故事，
有不少是從這種性質的聚會開始的。

在散會之前，費力至少又喝了七八杯酒，才
來到我的面前問： 「從剛才我說的研究課題之
中，你能推測得出我想達到什麼目的？」

我把他所說的想了一想，他提及生物工程
學，提及細胞遺傳密碼，提及了電腦，祇提到了
這些，我無法推測他究竟想達到何種目的。

所以，我搖了搖頭，表示猜不出。
在那一剎那間，我留意到他現出了一種十分

詭秘的神情，甚至有點鬼頭鬼腦，那和他原來的
神情不相稱。但是他那種神情，一閃即逝，他笑
了笑： 「別說你猜不出，甚至連我自己也不能確
定。」

他如果不說這句話，我對他研究的目的，一
點也不會有興趣。像他那樣，孜孜不倦地在作研
究，和普通人並不發生關係。

可是他那樣說，分明是想掩飾什麼，不想讓
我知道。

而且，他的伎倆如此拙劣，那不免使我生
氣，我含糊地答應了一聲，心中突然起了一個十
分頑皮的念頭，我道： 「是麼？連你自己也不能
確定？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可以代你確定一
下。」

費力怔了一怔，然後，打了一個 「哈哈」，
他顯然以為我在說笑話，但神情又有不可掩飾的
緊張。那時，我想到的是，即使在尖端科學界，
卑劣的行為一樣存在，如果是一項快有成果，或
已有成果有研究，在未曾正式公開之前，一般來
說，都會保守秘密，免得被人剽竊。費力的神秘
兮兮，看來也正是為此。 （六）

船中自有幾個有力僕婦，將三人搶至艙中，先用薑湯灌醒他
主僕三人，隨後換去濕衣，將干衣代他們主僕通身一換，即扶入
後艙，自有舖下現成床帳，將寶珠主僕安放睡好。這裡方慢慢開
船而回。

列位，你道救寶珠者，即司寇裴長卿也。他素知柯爺多疑而
且氣性直拙，今見他在宣府中平空以一首詩箋要害女兒性命，雖
苦口勸他，無益於事。祇在路上幾句言語打動，他必聽從，回去
定依言而行。裴府即撥船隱在蘆洲內，早早等候救人。又命得力
家人在花園門外探聽消息，尾在後邊，隨著柯府轎子一路下來，
看他在何處動手，即飛星報知裴爺。裴爺暗暗將船移在對岸洲裡
等候。祇聽水聲一響，如飛催船出來救人。今果不出裴爺的籌
計，少不得回去重賞家丁水手。吩咐家中上下人等祇稱 「三小姐
」，不許外邊走漏風聲。寶珠落水歸船醒來，方知裴爺救回，心
中感激不盡。祇等到了裴府，見兩位千金也生得花容月貌，一見
親熱勝似同胞，情願拜在裴爺名下為義女。裴爺夫婦心下也自歡
喜。另收拾一房與寶珠居住，仍命如媚、如鉤服侍。裴爺打點成
就這段姻緣，也不說明。寶珠每日與裴爺兩位小姐吟詩消遙，倒
也安閒自在。祇是放不下母親年邁，身旁無人侍奉；又伯母親聽
見女死江心的消息，不知如何悲傷。欲待通一個信息與母親，好
放心的，裴爺不肯，怕的露了風聲出去，又生別的披葉。寶珠沒
奈何，悲切在心，權住裴府。按下不提。

且言宣夫人因聽見老爺說，柯寶珠因為兒子四首《玉人來》
詩被他取去、又遺落在地，他父親拾到，疑與兒子有私情，要將
他女兒治於死地，因素知癡老說得出，做得出，吃一大驚，很放
心不下，囑托宣爺差家人暗暗在柯府打聽消息。柯爺逼死女兒是
頭一天晚上，宣府差人探聽是次日飯前。不過略一探訪，柯府中
的細情已有傳聞出來。宣府家人一得寶珠沉江的實信，不敢怠
慢，飛星回去報知宣爺。

宣爺祇是跌足歎息道： 「癡老果然做出來了！」忙回後告知
夫人。夫人十分傷心，哭個不住，罵一聲： 「噁心老禽獸！連一
個親生女兒也容留不住，深可痛恨。」說罷，大哭不已，宣爺也
是傷心。宣府內堂這一鬧，早驚動書房。書房內宣登鰲正在看
書，忽聽見內堂一片哭聲，大吃一驚，丟下書本，起身離坐，急
忙忙出了書房，趕到後堂。 見父母俱在那裡啼哭，不知為著何
事，吃驚不小。趕向前叫聲：「爹爹，母親！因何這等悲切？」

（二十九）

金蒲孤見他說話如此認真，倒是不便多
說，因為人家年紀比他大，武功比他高，誇
獎，勉勵，似乎都不是他應該作的表示與態
度！

可是劉日英在旁邊都潸然滴下了眼淚，
金蒲孤見狀異道： 「劉小姐！你怎麼傷心
了？」

劉日英黯然地道： 「金大俠義薄雲天，
妾身卻愧為孽女矣……」

南海漁人一愕道： 「這是怎麼說呢？」
劉日英用衣角抹抹淚痕道： 「金大俠對

家父所作的剖析完全正確！」
南海漁人微驚道： 「那你是知情的了！

」
劉日英點頭道：
「妾身不但知情，而且受命促成其

事，那是等金大俠殺師之後，妾身假裝受
了感動，替耿老放去穴道中的金針，使他
恢復功力，然後再幫職老用言詞刺激金大
俠……」

南海漁人喔了一聲道：
「所以你才勸金老弟說什麼忠臣義士出

於孝子之門，叫他不要自陷於不孝不義！」
劉日英淒然造： 「妾身祇知勸人，卻自

陷於叛逆不孝之道，違背父命……」
南海漁人默然片刻才笑道；
「你不必難過，以你父親與金老弟相

較，正邪自分，你這種做法，正是在盡大
孝，至少你保全了金老弟，使你父親少造一
點孽！」

劉日英仍是愁然不語，金蒲孤也想不出
什麼話來安慰她，大家默然良久，金蒲孤才
朝南海漁人道： 「前輩！我們走吧！」

南海漁人點點頭，卻對劉日英道：
「看樣子你也無法回到令尊那兒去了，

不如跟我們一起走吧！」
金蒲孤皺皺眉頭。
南海漁人連忙道：
「老弟，假如你想使今師等人從迷魂心

法中覺醒，非要借重這位大小姐不可，據我
所知，她在這一方面的智識並不比劉素客差
到那裡去！」

金蒲孤輕歎道： 「可是我們不能要求一
個女兒去背叛她的父親！」

劉日英思索片刻，忽然堅定地道：
「金大俠，假如你不嫌棄的話，妾身願

意將所知所能傾心相投！」
金蒲孤頗感意外，劉日英又正色道：
「我這樣做並不算是對家父不孝，剛才

老先生說得對，我既然無法勸阻家父為惡，
祇好盡量減少他的罪行！」

南海漁人拍手道： 「對極了！姑娘這種
心性行為才是真正的大孝！」

劉日英卻哀然道： 「不過妾身對金大俠

有一個要求！」
金蒲孤知道她要說什麼連忙道；
「劉小姐，我答應你，祇要令尊不做出

十分傷天害理的事，我一定不用嚴厲的手段
對付他！」

劉日英盈盈下拜泣道： 「謝謝你，金大
俠！」

金蒲孤把她扶了起來道： 「我們走吧！
」

南海漁人大笑著領先在前，劉日英卻蓮
步姍姍，一步步勉強地挨著，金蒲孤看看她
長裙下那窄窄的金蓮瘦不盈寸，移動起來十
分吃力，知道催她也沒有用，可是這樣挨下
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出大門呢！

身在虎穴，又不知道劉素客還會要出什
麼花樣，因此他祇好跨前，伸手挾起她的細
腰道： 「劉小姐我帶著你走吧！」

劉日英在強健有力的胳膊中，體驗到一
股男性的魅力，臉紅得像盛開的山茶花，無
限嬌羞地瞥了他一眼，隨即把頭輕點了一
下，低埋胸前再也抬不起來！

金蒲孤的心中也感到微微一蕩，可是這
不是享受溫柔的時刻，他也沒有那份心情，
大踏步追著南海漁人而去！

走出十幾步後，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嬌呼
道： 「大姐！金公子！請你們等一下！」

金蒲孤愕然回顧，卻見劉月英與劉星英
相扶急急地趕來、她們的身後則是白素容與
竺絳姿。

金蒲孤眉頭一皺，但還是停了下來。
劉星英等四人趕到他們身前幽怨地道：

「你們走了，爹也走了，叫我們怎麼辦？」
（八十）


